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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内容概要

在回忆录《剥洋葱》中，格拉斯记叙了他从12岁到32岁的生活经历，共11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铁皮鼓》。格拉斯声称12岁时战争的爆发，对他
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而他在《铁皮鼓》之后的经历，已经为人们熟
知，无需写入回忆录。
在书中，他一次次地诘问年轻的自己，一层一层地剥去记忆的外皮，尽管这是一个痛苦、艰难、浸满
泪水的过程，因为格拉斯认为“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
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
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
‘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
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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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作者简介

君特·格拉斯，1927年生于但泽。作家、雕塑家、画家。他是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作家，文学创作涉
及小说、诗歌、随笔，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称其以“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被历史遗忘
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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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层层叠叠洋葱皮第二章　深藏不露第三章　他的大名是“这事咱不干”第四章　我如何学会
了恐惧第五章　请客吃饭第六章　井上井下第七章　第三种饥饿第八章　我如何成了烟民第九章　柏
林的空气第十章　癌症无声地袭来时第十一章　我得到的新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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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章节摘录

　　十七岁，我接到入伍通知　　一直不敢去想的事情，现在才成了事实，黑字白纸地放在面前签了
名，填了日期盖了章：入伍通知。但是，那些预先印在上面的大写和小写字母都说了些什么？信笺上
端的文字模模糊糊的。签名者的头衔也看不清，似乎他事后被撤了职。记忆平时是个话篓子，动不动
就抖出几件轶事来，现在却只给我一张白纸。或者，是我自己不愿去解开刻在洋葱皮上的那些密码？
　　母亲不愿去火车站送儿子。个子比我小的她在客厅里拥抱我，在钢琴和落地大座钟之间哭成了个
泪人：“你可得给我平平安安地回家⋯⋯”　　是父亲送的我。我们坐电车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默默
无言。然后，他得为自己买一张站台票。他戴着绒帽，衣着整洁，看上去俨然是中产阶级。一个四十
多岁的男人，到目前为止还能在战时保持平民身份的中年男人。　　他坚持要替我提着纸板旅行箱。
他，我的父亲，我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曾一直都想摆脱他，我曾认为两居室拥挤不堪和四家人合用厕
所都得怪他，我曾想用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杀了他，而且在脑海里已经杀了他好几次；他，我的父亲
，有人以后会模仿他把情感变成鲜汤，我从来没有温柔地、经常只是在争吵中接近他；他享受生活，
无忧无虑，容易上当，总是努力保持仪态端正，努力像他说的那样“一笔一划地写一手好字”；他以
自己的标准来爱我，他天生就是个做丈夫的料，是太太嘴里的“小威”。这样的他，我的父亲，在火
车猛烈地喷吐着蒸汽进站的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他，而不是我，脸上滚下了泪珠。他拥抱我
，不，我要坚持说，是我拥抱了他。　　或许不是这样，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只是握手道别？　　我们
节约用词，甚至是用词吝啬？“走好，孩子！”“再见，爸爸！”　　火车开始驶出月台大厅时，他
是否取下了头上的绒帽？他尴尬地用手捋平略显散乱的金发？　　他挥动绒帽和我告别？或许他挥动
的是那块手帕？在炎炎夏日，他总是把手帕四角打结当帽子戴，在我眼里可笑极了。　　我也从敞开
的车窗向他挥手告别，看着他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记得清清楚楚的是远处的背景，但泽城里林
立的塔楼映在暮色苍茫的天幕上。我还记得当时听见近处卡塔琳娜教堂的钟声：“永远忠诚，永远正
直，至死不渝，死而后已⋯⋯”　　格拉斯访谈：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摘自德国著名
《法兰克福汇报》对格拉斯的采访）　　汇报：您的回忆录取名《剥洋葱》，洋葱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须为这本书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
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
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
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
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汇报：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您？　　格拉斯：我不想讲这
是一次艰难的分娩，但在动笔之前，我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因为我原则上反对自传。许多自传都
想告诉读者，一桩事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写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对我很重要。　　汇报：您
的自传回溯到您的童年。可它不是始于您最早的回忆，而是始于战争的爆发，当时您12岁。您为什么
偏偏选择了这个日期呢？　　格拉斯：战争是中心和关键。它是我的童年开始结束的日期，因为随着
战争的爆发，首次有来自外部的事物影响到我的家庭。在波兰邮局工作的舅舅一下子不见了，他不再
来看望我们了，他的孩子们不再同我们玩耍了。后来听说，他被根据紧急状态法枪杀了。卡苏比的姨
婆以前经常跟我们家来往，突然变得不受欢迎了。直到战争后期，姨婆才又来了，带来些农庄上的东
西，来我们这里换煤油。由于物资匮乏，她在乡下买不到煤油。这样又有了家庭团结。但最初，我父
亲只是机会主义地适应现实。　　汇报：您没有能从中发掘的家庭档案吗？　　格拉斯：作为流亡者
的孩子———如今我都快80岁了，但还称自己是流亡者的孩子———我一无所有。我在书中指出，在
波登湖畔或在纽伦堡长大的同事们还留有他们的学生成绩单和童年用过的各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
，全没了，就剩下母亲保存下来的不多几张照片。因此我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中，但在讲述时，事实
又证明这反而是有利的。　　汇报：在那些遗失了的童年宝贝中，也包括您首部长篇小说的手稿。　
　格拉斯：对，那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3世纪，在那个空位时期，那个没有皇帝的可怕时期
。当时有私设刑庭，施陶弗王国正走向没落，死神和魔鬼出洞了。但我不会节省我虚构出来的角色，
第一章的结尾，他们全都死了。因此写不下去了。但我总算从中学到，以后处理角色时要精打细算。
图拉？波克瑞夫克和奥斯卡？马策拉特在他们首次亮相时活了下来，因而可以重新出现在以后的书里
。　　汇报：您多次说过，直到巴尔杜？封？希拉赫在纽伦堡的认罪，您才相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
杀的罪行。现在您十分出人预料地提到，您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成员。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　　格
拉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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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出来了。　　汇报：您肯定是到了部队才发现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进了武装党卫军）？或者您从征兵
令上就能看出来呢？　　格拉斯：这一点不清楚，因为我不肯定事情是怎样的。从征兵令、从信头、
从签署者的级别就能认出来吗？还是我到了德累斯顿后才发觉的？我记不清了。　　汇报：您当时跟
战友们谈论过参加武装党卫军意味着什么吗？当时年轻人聚集到一起会谈论这个话题吗？　　格拉斯
：军队里的情形就跟我书里描写的一样——操练。没有别的。当时只想怎么能躲过去。我给自己搞到
了黄疸病的证明，可这只够请几个星期的假。然后又是艰苦的操练和不充分的老式枪械训练——无论
如何必须将它们写下来。　　汇报：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　　格拉斯：我这么做，是
我自个儿的强迫。　　汇报：您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加国防军？　　格拉斯：一开始，我主要是为了出
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这一切，因此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
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
，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汇报：您因此有负罪感吗？　　格拉斯：当时吗？没有。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
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认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　　汇报：您
是同代人中首先讲出自己是易受诱骗的人之一，您对待德国历史一直很坦率。为此您经常受到责骂。
　　格拉斯：是的，我们至今都有那许多抵抗战士，让人奇怪希特勒怎么能够上台。　　但我还想回
过头来再谈谈1950年代，向您解释一下我写《铁皮鼓》的动机。　　194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全
面的崩溃，而不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简单地说，像是德国天黑了，好像可怜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
会绑架了。不是这样的。幼时，我亲身经历了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一切，而且是既兴奋又欣赏，当然也
是受了诱惑，这是肯定的。说到年轻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兴奋。我想检查这一兴奋及其原因所在，
在我写作《铁皮鼓》时就是这样，现在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我的新书里。（朱刘华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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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媒体关注与评论

　　格拉斯访谈：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　　（摘自德国著名《法兰克福汇报》对格拉斯的采
访）　　　　汇报：您的回忆录取名《剥洋葱》，洋葱的寓意是什么？　　格拉斯：我必须为这本书
找到一种形式，这是最困难的。我们的回忆、我们的自画像都有可能是骗人的——它们也经常是骗人
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美化、戏剧化自己的经历、让它们一桩桩浓缩成轶事。我想，所
有这一切一目了然，包括文学回忆录的坏名声。这就是“洋葱”。在剥洋葱时，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
，会一层皮一层皮地、一句一句地越来越明显，让人可以看出来，这下失踪者将会重新活过来。　　
汇报：创作回忆录的过程中，是什么支撑着您？　　格拉斯：我不想讲这是一次艰难的分娩，但在动
笔之前，我确实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因为我原则上反对自传。许多自传都想告诉读者，一桩事是这样
的而不是那样的。我想写得更坦率，因此形式对我很重要。　　汇报：您的自传回溯到您的童年。可
它不是始于您最早的回忆，而是始于战争的爆发，当时您12岁。您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这个日期呢？　
　格拉斯：战争是中心和关键。它是我的童年开始结束的日期，因为随着战争的爆发，首次有来自外
部的事物影响到我的家庭。在波兰邮局工作的舅舅一下子不见了，他不再来看望我们了，他的孩子们
不再同我们玩耍了。后来听说，他被根据紧急状态法枪杀了。卡苏比的姨婆以前经常跟我们家来往，
突然变得不受欢迎了。直到战争后期，姨婆才又来了，带来些农庄上的东西，来我们这里换煤油。由
于物资匮乏，她在乡下买不到煤油。这样又有了家庭团结。但最初，我父亲只是机会主义地适应现实
。　　汇报：您没有能从中发掘的家庭档案吗？　　格拉斯：作为流亡者的孩子———如今我都快80
岁了，但还称自己是流亡者的孩子———我一无所有。我在书中指出，在波登湖畔或在纽伦堡长大的
同事们还留有他们的学生成绩单和童年用过的各种东西。我什么都没有了，全没了，就剩下母亲保存
下来的不多几张照片。因此我处于一种不利的形势中，但在讲述时，事实又证明这反而是有利的。　
　汇报：在那些遗失了的童年宝贝中，也包括您首部长篇小说的手稿。　　格拉斯：对，那是一部历
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3世纪，在那个空位时期，那个没有皇帝的可怕时期。当时有私设刑庭，施陶弗
王国正走向没落，死神和魔鬼出洞了。但我不会节省我虚构出来的角色，第一章的结尾，他们全都死
了。因此写不下去了。但我总算从中学到，以后处理角色时要精打细算。图拉？波克瑞夫克和奥斯卡
？马策拉特在他们首次亮相时活了下来，因而可以重新出现在以后的书里。　　汇报：您多次说过，
直到巴尔杜？封？希拉赫在纽伦堡的认罪，您才相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现在您十分出人
预料地提到，您曾经是武装党卫军的成员。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讲？　　格拉斯：这事令我心情沉重。
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　　汇报：您肯定
是到了部队才发现自己所遭遇的事情（进了武装党卫军）？或者您从征兵令上就能看出来呢？　　格
拉斯：这一点不清楚，因为我不肯定事情是怎样的。从征兵令、从信头、从签署者的级别就能认出来
吗？还是我到了德累斯顿后才发觉的？我记不清了。　　汇报：您当时跟战友们谈论过参加武装党卫
军意味着什么吗？当时年轻人聚集到一起会谈论这个话题吗？　　格拉斯：军队里的情形就跟我书里
描写的一样——操练。没有别的。当时只想怎么能躲过去。我给自己搞到了黄疸病的证明，可这只够
请几个星期的假。然后又是艰苦的操练和不充分的老式枪械训练——无论如何必须将它们写下来。　
　汇报：您本来不必写的，没人能强迫您写。　　格拉斯：我这么做，是我自个儿的强迫。　　汇报
：您为什么自愿报名参加国防军？　　格拉斯：一开始，我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
我要结束这一切，因此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15岁，事后忘记了实际
情形。跟我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
在我的桌上。后来我可能来到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　　汇报：您因此有负罪感吗
？　　格拉斯：当时吗？没有。　　后来，这种负罪感成了耻辱压迫着我。对于我来说，它始终和一
个问题联系在一起———你当时能够认识到你会遇上的事情吗？　　汇报：您是同代人中首先讲出自
己是易受诱骗的人之一，您对待德国历史一直很坦率。为此您经常受到责骂。　　格拉斯：是的，我
们至今都有那许多抵抗战士，让人奇怪希特勒怎么能够上台。　　但我还想回过头来再谈谈1950年代
，向您解释一下我写《铁皮鼓》的动机。　　1945年之前发生的事情被视为全面的崩溃，而不仅仅是
无条件投降。简单地说，像是德国天黑了，好像可怜的德意志民族被一群黑社会绑架了。不是这样的
。幼时，我亲身经历了光天化日下发生的一切，而且是既兴奋又欣赏，当然也是受了诱惑，这是肯定
的。说到年轻人，很多很多的人都很兴奋。我想检查这一兴奋及其原因所在，在我写作《铁皮鼓》时
就是这样，现在也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我的新书里。（朱刘华节译）　　　　《南方周末》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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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君特·格拉斯：第50具党卫军？　　　　1985年，德国总理科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葬
有49具武装党卫军的德国士兵公墓，招致格拉斯的激烈批评。《剥洋葱》风波中，有德国媒体嘲讽：
格拉斯本人也许就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　　　　“格拉斯应当退还诺贝尔奖和格但斯克荣誉
市民称号。”有波兰政治家愤怒地声明。　　愤怒的原因，是8月16日面市的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回
忆录《剥洋葱》里透露，格拉斯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并将这个事实隐瞒了60多年。　　格拉斯
于1927年出生于但泽自由市———位于波兰境内，归属于德国，二战爆发的标志就是1939年9月1日德
国军舰炮击但泽波兰军事基地。格拉斯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波兰卡苏布人，他的舅舅在战争爆发
的当日死于但泽市的波兰邮局。　　当时但泽市全市95％的人口是德国人，4％是波兰人，0.4％是格
拉斯这样的德波混血儿，0.3%是犹太人。令格拉斯享誉世界的小说《铁皮鼓》、《猫与鼠》、《狗年
月》合称“但泽三部曲”，因为故事的背景都是1920年到1955年的但泽市。“但泽三部曲”也是格拉
斯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但泽自由市，在二战中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剩下的德国
人在战后被驱逐回德国，城市改属波兰，改名格但斯克。　　“没放过一枪一弹”　　面对要求自己
忏悔的人们，格拉斯拒绝退还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的称号，并对所有愤怒的人说“你们先看看我的书。
”为了满足大量“先去看看”的需要，原定9月1日出版的《剥洋葱》提前到8月16日上市。“在德国出
来第一周排名就是第一，而且回忆录一般排在非文学区，它是排在文学区里的。”格拉斯作品中国代
理人蔡鸿君说。出版社计划首印10万册，上市之后3天卖出了13万册。　　《剥洋葱》有480页，总
共11个章节，从格拉斯1939年9月1日（也就是二战爆发日）开始，一直写到1959年《铁皮鼓》出版。
　　引起世界哗然的部分出现在第四章，标题是《我怎样学会了害怕》，格拉斯60多年来第一次公告
天下：17岁时参加过武装党卫军。　　党卫军又称“黑衫队”，是纳粹的一个庞大的半军事组织。其
成员严格按照血统和意识形态挑选出，武装党卫军则是党卫军的战斗单位，由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
战士组成。原则上，一半波兰血统、一半德国血统的格拉斯是没有资格成为党卫军的。事实上，格拉
斯最初的入伍之路并不顺畅，“很多个子一米八的都当党卫军去了，因为他个子矮，人家不愿意挑他
。”蔡鸿君说。随着战事的发展，到1944年，武装党卫军不断扩充。1932年底，党卫军人数还只有5万
多人，到1944年格拉斯17岁入伍时，全德国有81.8万党卫军。　　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军事法庭宣
布党卫军是一个犯罪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罪恶的，包括迫害、灭绝犹太人，将他们残忍地杀害
于集中营中；毫无节制地强迫被占领区人民劳动，奴役他们；虐待和虐杀战俘。”武装党卫军是党卫
军的一部分，只是没有骷髅总队和盖世太保那么臭名昭著。格拉斯在武装党卫军担任的是坦克填弹手
，服役不到1年，没“放过一枪一弹”（格拉斯在自传中的说法），就因伤住进了战地医院，并在医
院被苏军俘虏，后来被转给美军，开始了在战俘营的生活。　　紧接下来的第五章，就是格拉斯轻快
甚至有些高兴的战俘营生活了：他在战俘营里跟着一个名厨学烧菜，后来厨师被调走了，据说是给巴
顿将军当厨师去了，而后来关于巴顿将军离奇死因的种种猜测中，就有食物中毒一说；格拉斯在战俘
营里常跟一个叫约瑟夫的同龄小伙子谈宗教，这个小伙子，全名叫约瑟夫？拉青格，也就是现任教皇
本笃十六世⋯⋯　　“不得发表任何书评”　　“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是我为
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8月11日格拉斯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
时，这样陈述自己的动机。这次采访是“格拉斯党卫军事件”的缘起，在此之前，绝大多数人只知道
格拉斯少年时曾参加过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中学没毕业就被卷进战争。　　蔡鸿君最初听说一向
对回忆录抱有“成见”的格拉斯正在撰写回忆录的消息，是在2004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一个私下场
合。　　消息来自负责格拉斯著作北欧语言版权的代理人安妮丽？霍伊尔。她是格拉斯作品的丹麦文
译者佩尔？奥尔加德的妻子。奥尔加德现任哥本哈根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已经把格拉斯的几乎
全部作品译成了丹麦文。奥尔加德夫妇与格拉斯一家关系密切，格拉斯在丹麦的度假别墅与奥尔加德
的家相距不远。　　2006年1月，Steidl出版社通知格拉斯的各国代理人，回忆录基本写完了。书名初
步确定为《剥洋葱》。　　照以往的惯例，出版社会先将书稿电子版发给代理人，因为他们可以安排
翻译版权，便于各国出版社根据需要提前开始翻译。等他们翻译完初稿，再拿着格拉斯修订稿核对，
以便提高翻译效率。　　蔡鸿君没像以前一样提前拿到电子版。这一次，出版社没有遵守惯例，虽然
也没有明确拒绝。他去Google，只发现一条与《剥洋葱》有关的信息：科隆大学德语文学教授、《格
拉斯选集》（十六卷）的出版人诺伊豪斯将在2006年冬季学期开设关于《剥洋葱》的课。　　2006年6
月，蔡先后收到出版社的一封4页纸的书面信函和秋季新书广告册，说《剥洋葱》确定9月1日在德国出
版。并且规定：9月1日正式出版之前，不得发表任何书评。“这个要求还是用斜体字标出来的。”　
　德文信中用英文介绍了回忆录的内容。这是从未有过的。　　广告册用多页面介绍《剥洋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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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洋葱》

登了出版社对格拉斯大约3000字的访谈，这也是从未有过的。　　　　访谈问：书里写的一切是否全
部都可以视为是真实的？格拉斯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我，就像我对自己也始终抱
有怀疑。关于书名，格拉斯说：《剥洋葱》书名是一个比喻，因为在回忆和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会在
一层皮的下面又出现一层新皮，不由得产生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稍后，蔡鸿君按惯例收到了5本
白皮书（正式出版前不带封面的试印本）。翻阅之后，他理解了格拉斯和出版社谨慎的道理。蔡认为
，剥洋葱对格拉斯显然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流着眼泪回忆伤心历史的心路历程。　　“80岁
的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　　4000本白皮书被同时寄给了各国版权代理人，部分出版机构，以及少
数媒体。　　法兰克福汇报》看过书之后，非常重视这次采访，负责文学的发行人弗兰克？希尔马赫
尔和记者赫伯特？施皮格尔一起出动，与格拉斯“剥洋葱”。　　8月12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
以《我为什么在60年后打破沉默》为题的格拉斯访谈，访谈是为稍后展开的连载做预告。采访不长，
却引起了全世界哗然——君特？格拉斯首次公开承认参加过武装党卫军。消息一经披露，德国各大媒
体旋即对此进行了追问，《图片报》在第二天刊登了格拉斯参加武装党卫军的铁证，他们从德国军事
博物馆找到格拉斯当年在美军战俘营登记档案，上面有格拉斯的名字、住址、隶属部队、部队编号，
档案上写着格拉斯的职务是坦克填弹手，还有格拉斯的手印。　　各界名人、媒体对格拉斯批判的声
音不绝于耳，大家的批判主要并不是他有过这种历史，而是有过这种历史以后他做得像很清白，“德
国前总理科尔过去参加过一个类似于纳粹外围组织的机构，格拉斯一直都非常激烈地对他进行批评。
现在大家会认为，他也是这个背景，为什么还要批评人家？”　　批评的声音更多地集中在格拉斯的
“欺瞒”，以及“欺瞒者”多年来对德国社会重要话题的高调的道德批判史。　　当年，德国总理科
尔陪同美国总统里根参观比特堡的德国士兵公墓，因为墓地还葬有49具武装党卫军，此举招致国际性
的批评。格拉斯就是其中一个激烈的批评者。《剥洋葱》风波开始后，有德国媒体嘲讽道，格拉斯本
人也许就可能是墓地中的第50个党卫军。8月19日，德国电视一台采访了格拉斯，他们为此中断了日常
播出的电视节目。此后格拉斯没有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只留下一句话：“我感到很抱歉，但我很
希望你们先去看看我的书，先不要把我妖魔化。”压倒性的批判之后，书评和读者渐渐开始对格拉斯
表示理解：“我们也应该反思，我们年轻这代人缺失了这块，我们父辈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也有这些
⋯⋯没有告诉我们。”但泽市长也发表讲话，表示他们还是尊重格拉斯的，不会收回给他的荣誉市民
称号。　　瓦尔特？严斯，83岁的德国文学教授、评论家，他说：“这是一次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非
常令人感动的行为，一个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如果快要80岁的时候这么做，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尊
重的，是很了不起的。很遗憾，我没有触动过我的生活中的这一点，现在我要补上。”　　卷入风波
的最初限于政界、文学界和学术界，很快就有更广泛的人们纷纷加入争论。有媒体说，格拉斯把德国
社会一分为二。　　批评和同情的争论还在持续地进行。原定在9月4日举办的“蓝色沙发”活动未有
取消的消息。如果不出意外，9月4日，格拉斯将出席贝塔斯曼和《时代报》主持的蓝色沙发回忆录首
发仪式，届时格拉斯也许无法回避全世界的追问：为什么隐瞒了60多年？　　12月4日至8日，全球的
格拉斯作品翻译者将会在德国老城吕贝克与格拉斯见面，而且出版社一改常规，明确告诉大家：“你
们可以和作者讨论”。　　　　■名人声音　　“我想，要是我们能够全面完整地了解他的回忆录那
该多好啊。毕竟格拉斯对别人的评头品足是毫不留情的，所以今天他迟来的坦白遭到了大量批评也是
不足为怪的。鉴于格拉斯过去对人的那种强硬态度，我可以理解现在人们对他的反应。”　　———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他对自己党卫军历史的沉默使他从前的言论变得荒谬不堪。”　
　———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主席莎洛特·克诺普洛赫　　　　“把自己视为道德法庭的他，这下
咎由自取。”　　———文化部长贝尔恩德·诺伊曼　　　　“在我看来，他是想借此索取他自己恰
恰拒绝给予别人的宽恕。”　　———联邦众议院主席基民盟政治家诺贝尔特·拉梅特　　　　“这
一坦白再次证明了文学泰斗格拉斯是位天才的职业传媒大师。”　　——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夫·施多
策尔　　“我理解他过去为什么没有公开此事，太理解了！这是因为这里恶毒和怀疑的气氛所致。这
不是一种畅所欲言的气氛。这种党卫军的标签一旦贴上就别想再揭掉。”　　———作家马丁·瓦尔
泽　　　　“他是非凡力量的化身，这一点是不会因为别人在其身上发现的一点瑕疵而被推翻的。”
　　———作家萨尔曼·拉什迪　　　　“我无法明白，为什么现在有些事情会被公众舆论毁掉。谁
都会犯错误的。”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院士乌尔夫·林德　　　　“对我来说
，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坦白而失去道德信誉。”　　———作家拉尔夫·乔达诺　　　　“作为作家，
也作为道德准绳，格拉斯在我眼里仍然是位英雄。”　　———作家约翰·艾尔文　　　　“不，为
什么要对他感到失望？我觉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首先得把武装党卫军和党卫军区别开来。对此，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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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尤其是波兰人都不清楚。当然我也理解，波兰人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特别失望⋯⋯但我不这
么看，因为武装党卫军实际上是一支军事武装力量，其职能更像国防军。”　　———德国社民党元
老埃贡·巴尔　　　　“从当时的眼光来看，他是党卫军的成员这绝对不是犯罪，也没有罪责可言，
因此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无法明白人们干嘛这么激动。一个17岁的男孩当时自然会被拉去当
党卫军⋯⋯所以从这点来看甭想拿此事做文章来整他。⋯⋯他也说了，自己对此倍感羞耻而且负有罪
责，尽管这并非确实是他的错。过去他没法说这事，时间越久就越难开口。但他现在终于讲了出来，
我深表敬佩。”　　———电影《铁皮鼓》中父亲的扮演者马里奥·阿多尔夫　　　　“我认为要求
他交回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纯属无稽之谈，那是他作为作家因为他的作品而得到的表彰。”　　——
德国笔会主席约翰诺·施特拉塞尔　　　　“我们格但斯克人民要感谢他的太多了。”　　——波兰
格但斯克市长阿达莫夫茨基　　（宋健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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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书引发一个事件　　　　去年秋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社会标志性人物君特?格拉斯在
这部爆炸性回忆录中，自揭其隐瞒了六十年的秘密，从而引发震惊世界文坛的“格拉斯党卫军事件”
。一时间，《剥洋葱》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标题新闻，年届八旬的格拉斯首次公开承认这一人生污点
后，受到了文学界、政界、评论界等各方的猛烈批评，《剥洋葱》引发了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
件。　　　　我所写的关乎“耻”与随之而来的“愧”。因为这个一直压抑着我，而我沉默这么多年
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理由。这个必须说出来，终于说出来了。　　　　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
持清醒。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格
拉斯八十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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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过去的深情。
2、书好，翻译得也不错
3、表达十分的好。
4、回忆是一颗要剥皮的洋葱，从发芽时它就要把自己编成密码，仅此而已。
5、隔膜太深理解无力

6、一段漫长的历史⋯⋯ 
7、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他会躲藏起来。他爱谄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
并非迫不得已。
8、把自传写得和小说有相似气质 更好读的那种。
9、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
10、对于我而言，把自己调到君特 格拉斯的频率上确实比较困难。。我花了四年的时间才终于把这本
书给看完了
11、态度。正视自己的勇气。
12、虽贵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且撰写此书时，作者也非耄耋之年，但是依然以非自以为是的心态
与恐怕有误的笔触，描写自己经历的事情——是否都无误，作者随时告诉你，未必！
13、有一丝丝啰嗦
14、回忆是一颗要剥皮的洋葱，可惜我读完也无法落泪
15、断断续续读了好几年，还是只读了1/3，不打算继续读，没什么意思。格拉斯少年时参加过纳粹的
党卫队，这本自传就是主要写这个经历，不喜欢他的回忆方法，特别啰嗦。但是！这个叙事方法很像
我平时的叙事方法，原来我写的东西从读者的角度来看那么讨厌！ToT
16、回忆就是像剥洋葱，格拉斯也许是想通过这种自我忏悔的方法去除自己耿耿于怀的污点，算是一
种自我解脱~
17、这是一本不用剥洋葱也让人流泪的书
18、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
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
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
19、我已经忘记说什么的了⋯但关于纳粹的一切都让我揪心与动容。
20、读过之后，才明白为什么标题要叫“剥洋葱”。很喜欢！！
21、exactly fit
22、吾越来越崇拜从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出来的人咯。雕刻，绘画，写作，全才啊
23、大师去世，想起来自己在为了装逼不择手段的日子里看过他的书，然后又想起来自己根本不记得
这书讲了什么。这种阅读意义何在？
24、很早之前听一位老师提到的，前段时间借书的时候在书架上偶然看到，喜欢以洋葱和琥珀对记忆
的比喻，对格拉斯本人的回忆录兴趣不大。
25、伟大小说诞生背后的故事。利用狡猾刁钻喜好自我掩饰美化的回忆，在层层写满密码的洋葱皮下
，试图剥落出往昔岁月中记忆的真实。其间想象与幽默的一连串精妙比喻俯仰可见，铁皮鼓中那个不
愿长大的驼背小子之诞生记逐渐一一浮现。
26、第三种饥饿，亲情，还有对自己沉默的诚恳反思
27、老人总是容易对自己更宽容一点吧
28、“一个老人想把桌子清理干净”
29、剥到母亲，泪流满面
30、命运像一个玩笑。对自己想做的事的执拗。
31、读了一半放下了，也许时间未到吧。
32、老头子一边剥着洋葱，一边呛出了泪，一边回忆年轻时泡妹子睡姑娘，一边细数种种遗憾与亏欠
33、有人质疑只会空谈道德立场的文学大师在当代还有多大的作用，嘛，他们记录了一个时代
34、对欧洲以及二战史的生疏，使得我读起此书来十分的吃力，无所得，只好匆匆读到一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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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回忆就像剥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
。这本书最关键之一就是作者坦白了自己早年加入党卫军的经历，那句‘尽管人人背叛，我们依然忠
诚’的口号一直回荡在回忆里。
36、赤诚
37、前不久他走了，谁管他是不是纳粹，这么坦诚还有绝对吗？
38、从写出代表作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整整四十年。人生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耳畔突然想起奥斯
卡耳边总响起的那首《黑厨娘》：黑厨娘你在吗？在呀，在呀。
39、看格拉斯大爷回忆自己怎么从中学肄业少年成为小说家。字里行间还是总让人觉得不太坦诚，但
是能看到铁皮鼓里面各个桥段的原型还是挺有意思的。
40、層層書頁剝開，是一張氾黃的新印春英書籤。
41、时代的无奈。
42、FM随机出来的洋葱，我说这个声音好熟悉哟，一看是平安的嗦，，，嘎嘎。顺带想起了这本书。
43、没找到我看的那版，但心底的柠檬树让人向往。
44、好看。
45、我们认为难以面对难以言语的事在作者那里变为诙谐，这哪里不是一种对生活的直面呢？
46、读过最真实的作品，让我想重读一遍铁皮鼓
47、只有在耄耋之年才能直面自己的一切吧
48、一只解体的洋葱
49、格拉斯的作品总是充满了隐喻了无意识的短片和插播，需要耐心仔细的阅读。没有意思废话让你
去联想，你要仔细观察上句与下句的关系，经常性的跳跃让人无所适从。
50、太晦涩了，都不知道是怎么读下来的。放弃阅读《铁皮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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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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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剥洋葱》的笔记-第311页

        我们是约好的吗？还是巧合又一次充当了导演？我对面坐着一个人，看来我只能小心凑近他。在
开往柏林的的空荡荡的列车里，他或者我也完全可能坐在另一节车厢。

2、《剥洋葱》的笔记-第269页

        S.70
第三人称的自传写作手法
穿着制服或者便服——没准还是穿着短裤和齐膝长袜——的空防助手是否与桌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啪
地一下立正，训练有素，斗志昂扬地喊道：“我自愿报名服役，加入潜艇部队”？
先生们是让他坐下来说？
他是否觉得很勇敢，已经有了一点英雄的苗头？
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是一幅模糊的画面，别指望能从中看出当初的想法。
不管怎样吧，我当初的态度准时异常的坚定，即使他们告诉我目前的潜艇部队不需要新兵，停止招收
志愿者，我仍不动摇。
S.117
文本外的声音“我看见我自己⋯⋯”
接着，犹如晴天霹雳——也可能是鸟儿早已停止了名叫，以此向我们发出了明确的预警？——“斯大
林管风琴”在我们头顶奏响了。
[...]两三排炮弹过来，它就覆盖了整片树林，它拒绝网开一面，做事干净彻底，摧毁了幼小的树林给
我们提供的屏障。
我看见自己训练有素地爬到了“猎豹”底下。
S.129
人称转换
完全被夜色笼罩起来之后，他又上了一课，学会了害怕，觉得恐惧附身了，就骑在自己后背上。我想
回忆儿时的祈祷词：“亲爱的上帝，让我变得虔诚，让我能上天堂”，也许还是呼唤母亲：“妈妈，
妈妈！”而在远处，母亲如有预感，也开始呼唤儿子：“快来，小子！给你一碗白糖拌蛋黄。”不过
在这黑咕隆咚的林子里，他仍然是独自一人，用德语说就是“犹如母亲的孤魂”，直到后来真出了一
件事。
我听见了脚步声，或者是让人以为是脚步声的响动。林子里，地上的树枝咔嚓咔嚓地响。是猛兽？野
猪？也许是犀牛？
S.269
第三人称
使用我这个名字的学生就这样自私地做出了他的第一件独立完成的雕塑。

3、《剥洋葱》的笔记-第4页

        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
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

你若是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剥了皮你才能发现，那里面字母挨字母
都写着些什么：很少有明白无误的时候，经常是像镜子里的反字，或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谜团。

第一层洋葱皮是干巴巴的，一碰就沙沙作响。下面一层刚剥开，便露出湿漉漉的第三层，接着就是第
四层第五层在窃窃私语，等待上场。每一层洋葱皮都出汗似的渗出长期回避的词语，外加花里胡哨的
字符，似乎是一个故作神秘的人从儿时起，洋葱从发芽时起，就想要把自己编成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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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唤起了好奇心：这些草书必须辨清，那些密码必须破解。于是就驳斥了那些个都硬说自己是真
理的东西，因为谎言，还有它那位名叫“作弊”的小妹，经常充当回忆中最靠得住的部分；回忆落在
白纸上写成黑字后就显得可信，吹嘘自己的细节像照片一样历历在目。

4、《剥洋葱》的笔记-第216页

        太多的事情在没有开头也没结束的岁月中发生没有开头也没结束，不知道算不算好事

5、《剥洋葱》的笔记-第59页

        而我，我在长大，不断地长大。还在十六岁参加纳粹青年义务劳动军时，我就长足了。要不就是
这样：我当了兵，只是由于走运或者纯属偶然才大难不死熬到了战争结束，这时个子才终于达到了一
米七二？

这个问题无足轻重，无论对洋葱还是对琥珀而言都无足轻重。它们想确切了解的是别的事。还有什么
深藏不露的事：难为情地咽下肚的事，不断改变装束的秘密？还有什么事像虱子卵粘在阴囊毛上？千
言万语地回避的言语。思想的碎片。让你隐隐作痛的事，依然隐隐作痛⋯⋯

6、《剥洋葱》的笔记-第151页

        挺煩老在裏面寫自己別的作品某某內容是怎麼怎麼來的，一邊寫書還在一邊賣自己的書。好吧我
只是想吐槽可以不要這麼哀怨&amp;自戀，本來覺得洋蔥已經是對回憶最合適的處理方式了。

7、《剥洋葱》的笔记-第13页

        我累了，只有回忆能让我保持清醒。回忆是一颗要剥皮的洋葱，从发芽时它就要把自己编成密码
。我对埋在心里的往事也守口如瓶：回忆像孩子的游戏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
它爱献媚奉承，它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他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
区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追问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的洋葱。——君特·格拉斯《剥洋葱
》
 

8、《剥洋葱》的笔记-- -

        求这书的EPUB或者MOBI格式⋯⋯

9、《剥洋葱》的笔记-第102页

        火车开了一夜，终于晚点抵达帝国首都。它慢吞吞地进站，似乎即使不要求旅客把一切记录在案
，也要求他们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填补未来的记忆空白。

10、《剥洋葱》的笔记-第42页

        我已上了岁数，他却惊人的年少：他从书里读出未来，我却已被往昔赶上。我的烦恼和他的不同
。我和他的关系何止是近，却不得不穷于应付那些对他来说不是可耻的事，不会给他打上耻辱烙印的
事。我和他，我俩之间隔着时间，一片一片消耗掉的时间。

11、《剥洋葱》的笔记-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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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这么多肉体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洋葱皮过去和现在都不想知道。顶多新娘可能知道、感到或
预料到了在那夜余下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或没发生什么：和谁有事儿，和谁几乎没事儿或者根本没事
儿，和谁反复有事儿。喜闻乐见。最后一句好亮。

12、《剥洋葱》的笔记-第290页

        我用鸽子和海鸥的羽毛蘸着一满钵调稀了的中国墨汁作画。新技能get√

13、《剥洋葱》的笔记-第116页

        啊，但願這故事有一個高潮，值得為它去犧牲那乏味的真相。天可憐見，這才叫譯文⋯⋯

14、《剥洋葱》的笔记-第29页

        一个词呼唤另一个词。债和责，债务的“债”和罪责的“责”。这是两个字如此相近，在德语的
沃土里如此牢固地扎下了根。然而事实是：债，不难对付，可以——即便像我母亲的赊账客户那样—
—分期付款来偿还，而责，无论是证实了的、掩盖着的还是仅仅出于猜想的罪责，却清除不了。它总
是像钟表一样滴答滴答响，即使在通往乌有之乡的途中它也在场，占着地盘不放。它叨念着短小的咒
语，不怕颠来倒去地重复，让你发善心暂时将它忘却，它却在睡梦中享受冬眠。它是不挪窝的积淀，
去不掉的污渍，添不干的水洼。它从小就学会了在听取忏悔的耳垂上避难，装出已过期不能再受追究
或者早就被人原谅的样子，似乎自己小得不能再小了，微不足道，几近于无。然而，洋葱皮一层一层
地收缩后，最嫩的那层上还是始终写着“责”：有时是突出的大写字母，有时则是顺带的从句或者脚
注，有时是醒目的笔迹，有时则是古埃及文字，是那种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即便能够辨认，也得费
尽周折。对我来说，言简意赅的三字铭文一清二楚：我沉默。

15、《剥洋葱》的笔记-第169页

        德国真的有这么多好吃的，这么多做法吗？

16、《剥洋葱》的笔记-第129页

        現在天又黑了下來，小貓頭鷹在叫。好萌啊。即使是最危險的戰鬥的夜晚，也必須有月光和貓頭
鷹。

17、《剥洋葱》的笔记-第49页

        想起我的舅舅也是一屋子书，一手好吉他，还会很多，最后当了警察；舅爷爷做好多皮影，据说
现在都忘了。

18、《剥洋葱》的笔记-第144页

        “小心，戰士，小心別翹辮子！”Q：一個母語為漢語的人在那樣的情況下會這麼說嗎。

19、《剥洋葱》的笔记-第132页

        啊啊啊啊啊一隻小兔兔經過不把他們當回事啊啊啊啊啊啊好萌啊啊啊啊啊！！！！！

20、《剥洋葱》的笔记-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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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不仅是文学青年，还是个文艺青年！这点很重要！！！

21、《剥洋葱》的笔记-第229页

        后来，许多年后，我在作品中就工具写了整整一章，比如凿石锤、凿子、沟槽凿，还写了西里西
亚大理石、比利时花岗石、石灰以及亮灰岩。当时，我终于可以在纸上用文字宣泄了，写的是公墓的
生意，写着写着，我作为职业盗尸者有所发现。事情不就是这样吗：文学赖以为生的是遗留下的纽扣
，是重骑兵坐骑的一个除去锈斑的马掌，是人的死亡，就是说，是风化的墓碑。

22、《剥洋葱》的笔记-第11页

        连我也没有再三提问，尽管随着战争的爆发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或者说，我不敢提问了，因为我不再是孩子了？

难道像在童话里那样，唯独孩子才提得出正确的问题？

莫非我是因为害怕得到一个颠倒黑白的回答，所以干脆就不提问了？

这是不愿张扬的耻辱，就在那个稀松平常、随手可取、能激活记忆的洋葱的第六层或第七层皮上。我
写这种耻辱，写这种尾随着耻辱而来的内心羞愧。那些难得一用的词语进入了亡羊补牢的程序，而我
时而宽容、时而严厉的目光始终停留在一个男孩身上：他穿着露出双膝的短裤，跟在秘而不宣的一切
后面打探，却仍然未能说出这三个字：为什么？

男孩即十二岁的我，被现在的我盘问得尴尬万分，无疑无法招架。我在加速消逝的当今，在楼梯上每
跨一步都要权衡斟酌，我的呼吸都能听得，我听见自己在咳嗽，能多快活就多快活地走在通往死亡的
路上。

23、《剥洋葱》的笔记-第163页

        他們的條件未免也太好了,這種特殊時期還有這麼多豐富奇葩的課程.

24、《剥洋葱》的笔记-第79页

        水彩画是最纯净的，国画是最富变化的。两者所需的纸质都令人唏嘘。

25、《剥洋葱》的笔记-第44页

        好爱这本书，越读越欣喜。

26、《剥洋葱》的笔记-第12页

        终于愉快而悲伤地宣布，又有新作家可以爱了。"啊，小君特，你长大了！"

27、《剥洋葱》的笔记-第123页

        充分说明技能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一切都是命数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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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剥洋葱》的笔记-第291页

        我结交了不能持久的友谊，在十字路口与人相遇又分手，我不得不节省，只是偶尔吃一份柠檬冰
激凌。作者也许是或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友谊天长地久神马的果然都是捏造出来安慰甚至蛊惑人心的
。友谊一直都不能持久，往往昙花一现或者只是summer love.

29、《剥洋葱》的笔记-第30页

        因为有那么多人沉默，所以这样的诱惑难以抵御：对自己的过失一言不发，代之以对普遍的罪责
大声控诉，或者即使谈到自己也是虚晃一枪用起了第三人称：“他”曾是，“他”看见，“他”做了
，“他”说道，“他”沉默⋯⋯而且只是自言自语，反正内心里有的是地方玩捉迷藏。

一旦我叫来以前的那个男孩——他就是十三岁时的我本人，严厉地拷问他，心里真想处决他，也许就
像判决某个对其苦难我无动于衷的陌生人，这时我眼前就会出现一个半大小子，穿着短裤和齐膝的长
袜，老是做鬼脸。他总是躲着我，不想被人议论，不想受到判决。他躲到了妈妈的怀里，扯着嗓子大
喊：“我当时是个孩子，还只是个孩子⋯⋯”

30、《剥洋葱》的笔记-第45页

        越来越为生意担心而再也没空读书的母亲基叔口中的庸俗妇女如是。莫结婚，结婚误终身！

31、《剥洋葱》的笔记-第248页

        或许是写自己，很多感受在心中流过也不想过多叙述。
或是真不记得，或许是不想记得。混乱了自己，也混乱了读者。
洋葱皮，面对岁月，请你保持缄默。

32、《剥洋葱》的笔记-第152页

        本書已經絕版，網上售價高出幾倍，手上這本除了紙業無法攤開的通病之外，另有珍貴無比 的三
白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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